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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对集群企业

知识升级的影响
—基于结构洞和网络封闭结构

□何明芮1,2　张小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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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构洞和网络封闭结构是产业集群中两种典型的网络结构，它们的主要特征影响着集

群企业知识升级。采用了案例分析的研究手段，选择四川省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两次知识升级作为

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显现出不同的倾向；合理协调

结构洞和网络封闭结构特征的矛盾有利于提升集群企业知识升级的整体效率；集群企业知识搜索不能

忽视网络封闭结构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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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n
Upgrading Knowledge of Cluster Enterprises
—Based on Structural Hole and Network Closur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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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uctural hole and network closure structure are two typical structures of industrial cluster, whose
main features have influence on upgrading knowledge of cluster enterprises. Through case studies, we choose the
two  knowledge  upgrading  of  Sichuan  Province  Eagle  Textile  Co.,  Lt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dustrial  cluster’s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show  different  tendencies;  secondly,  it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cluster
enterprise  knowledge  upgrading  to  reasonably  coordinate  the  conflict  of  structural  holes  and  network  closure
structure;  finally,  the  knowledge  search  of  cluster  enterprises  cannot  ignore  the  impact  of  network  closure
structure’s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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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产业集群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它是由地理上接近，在某特定领域的业务上具

有共性和互补性的公司和相关机构构成，可降低交

易成本，提高参与人员的竞争力，具有更多的灵活

性，是一种新型的组织空间形式，它们的建设为推

动我国经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1]。但是，

随着产业集群自身演化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与全

球化经济的日益融合，我国产业集群面临“低端锁

定”等升级障碍[2]。那么，怎样正确回答“产业集

群如何升级”这一问题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就至

关重要了[3]，成为实践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产业集群升级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产业集群持

续的竞争力[4]。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行动者是它的

构成者—集群企业，根本落脚点仍然是集群企业

的能力升级[2]。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学者们目前已

经逐渐意识到从集群内部挖掘升级潜力的重要

性[5]。集群升级的本质是创新[6~7]，创新驱动与集群

企业的知识活动密切关联，强调丰富集群企业的现

有知识存量，不仅仅是传统的技术和制造知识，还

包括对市场知识以及研发知识的要求。集群企业的

知识结构和知识行为成为集群升级的关键要素[8]。从

静态的角度来讲，集群企业知识升级是指集群企业

的知识结构得到更好的强化、及时的更新和跃迁，

为集群企业的知识结构创新奠定基础；从动态的角

度来讲，集群企业知识升级是指集群企业为了获得

更多具有竞争力的知识所采取的各种积极主动的行

为，区别于侧重客观现象描述的知识演化。可以说，

集群企业的知识升级是集群升级的基础，是集群升级

的内在动力。因此，深入探讨集群企业知识升级问

题是解决产业集群成功升级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集群企业知识升级相关研究综述及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产

业集群内部微观主体运行，知识的更新与学习已被

认为是集群升级的本质因素[9~10]，如Morgan强调产

业集群演化中知识存量的重要性，创新的动态性[11]；

Scott和Storper则基于贸易和非贸易的因素，将集聚

区域内的组织和技术学习联系起来解释这种发生在

区域层面创新系统的产业集群演化[12]；Bell和Albu
则肯定了知识流量对产业集群升级的作用[13]。

集群企业是产业集群中的核心微观主体，它们

的知识升级状况直接影响整个产业集群升级。目前

对集群企业知识升级的研究多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基于产业集群企业网络特性对集群企业

知识升级的研究

Coleman认为在稳定的环境中，密集的网络有

利于企业知识资源的获取[14]；Reagans详细研究了

网络密度、网络范围等网络特征变量在成员之间知

识资源转移过程中的作用[15]；Zhang和Li发现高科

技集群企业和技术服务机构间的知识网络能扩大企

业创新知识搜寻范围[16]；魏江等通过讨论集群企业

知识网络的双重嵌入特性，认为本地与超本地两类

网络的功能整合和知识整合是促进集群企业创新能

力跃迁的必要条件[17]；王晓娟认为只有当企业间存

在持续知识传递时才会形成知识网络关系，且集群

知识网络开放度、网络中心度、关系质量和关系稳

定性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18]；刘闲月

等以关系、结构位势为维度分析集群内网络位势对

知识扩散和创新的影响[19]，李志刚等将产业集群网

络抽象为小世界网络模型，从而分析集群中的知识

创新和知识扩散过程[20]。

在这些过往研究中不难看出诸学者一致认同产

业集群是典型的网络化组织[21~22]，是集群中各种知

识活动的平台，它呈现的网络结构特征不可避免地

会影响到集群企业知识升级，进而影响集群知识演

化，因此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的探讨[20, 23~24]一

直影响着集群知识升级问题的讨论。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探讨产业集群的网络特性，

不可否认的是，产业集群从根本上来讲是利用地理

接近的特点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联盟组合，根据产业

集群不同的产业特点以及集群企业的不同特点和行

为，这种联盟组合呈现出强弱不均衡的联系，集群

企业间的这种联盟网络无疑会影响集群企业知识升

级，从而影响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和升级。因此，

本研究认为有必要从根本的联盟网络特性出发，对

集群企业知识升级做深入的研究。联盟组合的管理

是一项非常棘手的任务[25]，它需要企业根据动态变

化的环境条件来适度调节对应的管理措施。联盟结

合中有两种典型的网络结构：结构洞和网络封闭结

构[26~27]，企业联盟网络特征对企业的竞争能力有着

显著的影响[28]，因此本研究从联盟组合中典型的网

络结构——结构洞和网络封闭结构出发，结合实际

案例，深入探讨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对集群企业

知识升级的不同影响，为产业集群升级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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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知识特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升级的研究

产业集群中包含众多知识发送者和知识接受

者，在有利于知识转移的产业集群环境中，知识特

性成为一个需特别关注的影响因素[29]。Simonin在
研究战略联盟间的知识转移时指出知识的内隐性会

使联盟成员受挫于学习困难[30]；郭京京等通过实证

研究深入考察了产业集群中知识属性对集群企业技

术学习策略的影响机制[31]；周钟等从知识刚性的视

角分析了产业集群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认为企业知

识刚性对集群内部知识转移有显著影响[29]；王涛在

讨论集群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也充分考虑了

知识的模糊性和嵌入性等特性[32]。由此可见，基于

知识特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升级进行深入研究是不可

避免的研究视角。

集群企业知识升级涉及到知识搜索[33]和知识转

移[34]等基本知识升级行为。无论是知识搜索还是知

识转移的效率都与知识本身的特性相关联，前者的

目的是为了解决知识的不确定性问题[33]，后者必须

要有重建行为才能完成转移。针对知识特性而言，

目前最广泛接受的是按照知识编码化程度将知识分

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35]。因此，本研究对集群企

业知识升级对象的讨论也同样采用该分类方式。

二、两种典型网络结构特征对集群企业

知识升级的影响

（一）结构洞的定义及网络结构特征

1992年，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中首次提出

了“结构洞”理论。所谓结构洞，即社会网络中某

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有些

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或关系间断的现象，

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是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36]。

因此，结构洞是一种非重复的联系间的断开，是两

个行为者（player）的非冗余性关系[36]。伯特对结

构洞的定义是在三元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如图1所
示，行为者1和行为者3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是通过

行为者2进行间接联系的，那么行动者2就占据了结

构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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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元关系的结构洞示意

结构洞网络结构主要具有三大特征：

 1. 弱联系特征。格兰诺维特提出强联系使得人

们彼此拥有的信息相互重叠，弱联系才是传递新思

路和新机遇等信息的有效桥梁[37]，伯特也认为弱联

系和结构洞所针对和描述的是同一现象[36]。结构洞

是两个行为者之间的非冗余的联系，占据结构洞的

主体拥有了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

 2. 自主性特征。占据结构洞的行为者拥有信息

收益和控制收益[36]，结构洞出现的位置不同，对于

网络中的不同行为者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在网

络中结构洞到底出现在什么位置对行为者来说就相

当重要。占据更多的结构洞成为网络中行为者为了

争取更多竞争优势和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这就意

味着，网络中的行为者可以自主地决定结构洞的构

建、占据以及退出。换言之，网络中的行为者是拥

有可替代的选择，与之发生关系的另一行为者不是

紧密联系的整体，没有形成严格的同盟，是可以自

主在结构上体现自己对结构洞的追求或者放弃。可

以说，结构洞这一特征体现出结构洞研究中西方文

化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假设，以及短期导向交

易的理念[27]。

 3. 开放性特征。伯特提出的结构洞理论是一种

开放性的网络[38]，它关注的是与某个社会群体之外

的人的联系，解释了机会如何为占据结构洞的行为

者增加价值。从理论上来讲，占据越多的结构洞的

行为者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就越多，那么行为者为了

自己更好的发展，就会积极主动地寻找或者制造更

多的结构洞，尤其是占据某一网络结构边缘的行为

者，不仅可将自己的目光放在这一网络结构中，还

可以将目光扩展到这一网络结构外，根据自身的竞

争战略目标，考虑是否发展更多的结构洞。因此，

从整体上来看，结构洞网络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特

征，强调的是开放网络的跨结构洞利益。

（二）网络封闭结构定义及网络结构特征

科尔曼提出网络封闭结构假设，并认为网络封

闭是社会资本的来源[14]。在网络封闭结构中，人们

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可信度的信息，任何失

信行为都会引发制裁，它描述了紧密或者等级制网

络如何降低了与制裁和信任相关的风险，尤其是信

任与社会资本使用者的表现相关[38]。图2即为一个

典型的网络封闭结构，在该结构中，网络中每一行

为者所获得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对等和重复的[39]。

网络封闭结构最大特征就是强联系。在网络封

闭结构中，各个行为者彼此之间都处于一种频繁

的、亲密的、互惠的联系，这种联系状态被称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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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40]。这种强联系体现出一种高凝聚力的联结，

使得网络中行为人之间更容易形成合作规范，便于

彼此的信任和合作。网络封闭结构中的强联系同时

保证了共同的第三方存在，这也为行为人之间产生

合作提供了安全保障，强化了彼此之间的合作愿景

也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41]。在网络封闭结构

这种高密度网络中，任何行为人的异常行为信息都

会得以快速扩散，并受到制裁，这也使得在网络中

各个行为人会均等地从网络中获益，成为一种形象

构建机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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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封闭结构示意

 

（三）两种典型网络结构特征对集群企业知识

搜索的影响

目前技术资源全球性流动特征显著，技术周期

大幅度缩短，使得新知识、新技术的供给量快速增

加，反映最新技术信息和技术动态的科技资源为技

术创新提供了可能[43]，但这些机会是不可能自动出

现在企业的面前，企业必须在其已有的先验知识基

础上建立优秀的知识搜索能力以及整合别人知识的

能力，才能把握这些机会，使得企业不断发展。

一般来说，企业知识搜索需考虑三个边界：时

间边界、地理边界和技术边界[44]。产业集群这一网

络结构构成的特殊性，如地理邻近的特点和同在某

一特定行业领域的特点，对集群企业知识搜索在考

虑地理边界和技术边界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

在产业集群这一网络结构中，外部知识实际上

存在于各种知识通道里，因此集群企业知识搜索要

求对自身企业的技术知识缺口明确，使得搜索具有

目标性，并且对企业自身知识基础和知识吸收能力

有充分的了解，方能使得集群企业知识搜索更有效

率。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知识的丰富程度成为企业

知识搜索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45]，这就意味着集群

企业在不断地挖掘外部非冗余知识。结构洞的弱联

系特征体现出企业间的非冗余联系，使得企业间异

质性知识得以有效传递，因此，结构洞弱联系特征

一般被认为对集群企业知识搜索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结构洞的自主性特征强调网络中的行为者可以

自主地决定结构洞的构建、占据以及退出，实际上

是在鼓励集群企业去主动积极探索结构洞并尽量占

据中介位置，获得结构洞带来的信息收益和控制收

益[36]。占领越多的结构洞，那么企业越有可能获得

接触更多异质性知识的机会，这无疑对集群企业知

识搜索具有正向积极影响。

结构洞的开放性特征强调的是开放网络的跨结

构洞利益，尤其是处于网络边缘节点的行为者向外

扩张，有机会获得跨网络结构洞的构建和占据，从

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26]。在集群企业知识搜索过

程中，这一开放性特征可促进企业寻找更多的外在

机会，从而获得更多异质性知识接触的机会，正向

影响着集群企业知识搜索。

总体而言，结构洞三个主要特征都能够正向促

进集群企业知识搜索，尤其是针对可以以物为载体的

显性知识搜索这种正向影响就更为明显，而针对企

业隐性知识则还需进一步探讨。企业隐性知识载体

只能是人，又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密切相关，集群企业

隐性知识的升级实际上来源于和企业合作方拥有对

应隐性知识的人或者具有隐性知识的人员流动溢出。

在联盟组合中，各企业人员紧密接触和交往，使得

各企业人员能意识到各合作伙伴拥有的隐性知识和技

能的差别[46]，方能搜索到企业所需隐性知识。虽然

结构洞的弱联系特征使得集群企业搜索到丰富的新颖

的异质知识，同时有助于集群企业显性知识和隐性

知识的搜索，但是，只有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构成

紧密联系的强联系状态才能使得集群企业搜索到异

于自身、针对性较强的隐性知识。换言之，就是方

能搜索到更具价值的隐性知识，所以网络封闭结构

的强联系特征对集群企业隐性知识搜索具有积极的

正向影响。

（四）两种典型网络结构特征对集群企业知识

转移的影响

集群企业知识转移是一种强调重建行为的沟通

过程。成功的知识转移不仅需要知识接收方的积极

努力，还需要知识发送方的时间、精力的主动投入[47]，

也就是说需要知识转移涉及到的双方形成信任的合

作规范。

结构洞的弱联系特征有利于非冗余知识的交

流，强调的是利用结构洞带来的机会主义为自身谋

利，对形成彼此信任的长期合作构成不利影响，所

以才导致联盟网络中过多结构洞对知识整合具有负

面影响[48]，拥有较少结构洞的网络才更有利于知识

转移[47]。特别是针对企业隐性知识转移这种影响更

为明显，隐性知识转移需要企业成员经常交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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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觉自愿、轻松自由、相互信任的环境下才能

发生并持续下去[49]，结构洞的弱联系特征显然不利

于这样的交流，反而是网络封闭结构的强联系特征

能促进这样的交流。网络封闭结构的强联系特征体

现出一种高凝聚力的特点，促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

的动机之一不仅仅是获得物质利益的满足，还可以

同时获得感情、尊严和认同[27]，更加着眼于长期关

系式交换，而不是短期机会主义的盛行。在这样的

氛围中，彼此的信任较容易建立，有利于企业隐性

知识的转移。同时，网络封闭结构的强联系意味着

有共同的第三方，形成网络组织秩序治理的重要力

量，为集群企业产生合作提供了安全保障，强化了彼

此之间的合作愿景[41]，这些无疑对仅能依赖于人为

载体转移的企业隐性知识转移具有积极正向影响。

结构洞的自主性特征鼓励集群企业主动积极去

开发新的结构洞，尽量占据更多的结构洞，从而获

得结构洞带来的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36]，这实际上

仍是鼓励集群企业信奉短期机会主义，利用所处的

地位优势来影响和控制与之关联的其他企业，不利

于形成知识转移中的信任氛围，特别是隐性知识转

移所需达到的信任度。因此，结构洞的自主性特征

不利于集群企业的知识转移。

结构洞的开放性特征虽然可以使得处于网络边

缘的企业更能获得外在的机会，接触更多的异质性

知识，但这种特征强调的是企业去获得跨结构洞利

益[26]，构建更多的结构洞，获得更多机会主义带来

的收益，而不是去寻求长期合作关系，更谈不上形

成有利于知识转移的信任氛围。因此，结构洞的开

放性特征不利于集群企业的知识转移。

三、案例研究

（一）研究方法和案例背景

案例研究重点用于回答“怎么样”和“为什

么”两类问题[50]，着重在于构建和验证理论。本研

究重点探索结构洞网络结构特征对集群企业知识升

级的影响，因此采用单案例深度分析的研究方法，

有助于提炼出其中的规律。

本研究选择的是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

（简称依格尔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该公司在1989
年成立于海南，1992年内迁于南充市嘉陵区城南

工业集中区，是一家集织造、印染、服装、床上用

品和旅游工艺制品生产、贸易于一体的丝绸联合企

业，现总资产不低于2.3亿元。依格尔公司现已成

长为四川省的大型丝绸企业之一，拥有373台常

规织机，35台意大利进口宽幅箭杆织机及24台进

口剑杆提花机，有效成品面料门幅能达280cm，

30多台套的练染/沙洗设备，还有300多台的纺织

辅助设备，能生产全真丝提花，丝棉交织提花和缎

类等高档的特宽幅面料，共计有1200名技术熟练的

工人。强大的产品设计能力，能提供从面料织造、

炼白、染色、砂洗、整理、裁剪、缝制和包装等纺

织品全部的生产程序。2012年就已经实现销售收入

达12663万元，是南充市委和市政府重点培育的龙

头企业。

选择依格尔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基于

以下两点理由：

1. 符合理论抽样和构建的要求。依格尔公司地

处于四川省南充市，它是中西部地区唯一享有“中

国绸都”称号的城市，是全国唯一的丝绸类外贸转

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从整体情况看，南充丝纺

服装产业经过不断发展，9县（市、区）园区内分别

布局了丝纺服装企业，尤其是建成了高坪都京丝纺

服装工业园、嘉陵工业集中区丝纺服装产业园、仪

陇光华制鞋产业园3个特色专业园区。依格尔在该

地丝纺服装行业发展势头较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

家纺品牌（如富安娜、罗莱、梦洁等）后面都有依

格尔公司的影子，由此可见，依格尔公司在该地丝

纺服装产业中占据多个结构洞，取得较好的信息收

益和控制收益。

2. 符合典型性和普遍性的要求。依格尔公司一

直重视科技创新，是南充市丝纺服装行业中科技创

新成功转型升级的典型宣传案例，如填补了生产特

宽幅高经密大提花高档家纺丝绸的空白，获得了四

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中国丝绸协会授予的“高档

丝绸标志”证书，被四川省经信委、四川省科技厅

等批准为全省丝绸行业唯一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高新技术企业。可见依格尔公司的知识升级在它的

发展壮大过程中占据非常关键的地位，选择研究依

格尔公司的知识升级过程是具有典型研究意义的，

其经验也具有借鉴意义，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案例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渠道：一是通过企

业网站、新闻报告、公司年报、政府调研报告等等

积累丰富的二手资料；二是通过深度访谈、现场调

研等等获取宝贵的一手资料。

（二）案例分析及主要发现

依格尔公司的发展历程中有两次具有代表意义

的突破性发展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

第一次发生在1993年，依格尔公司抓住南充市

如火如荼开展的企业改制重组重大机遇，在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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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生产的同时，开始了四处收购破产企业的织造设

备、招聘下岗技工，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成本、充

足的原料和产业链完整的优势，批量生产品种繁多

的丝绸面料。短短两三年时间，企业产品已拓展到

欧美和印度、巴西等多个国际市场，发展至1998
年，企业实现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成为下岗技术

工人争先恐后再创业的重要基地，成功跨入南充市

委、市政府重点培育的新兴规模以上企业。

第二次发生在2009年前后，当时丝纺服装行业

正遭受重大的冲击。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袭卷而

来，国内整个丝纺服装行业都面临人民币持续升值、

出口退税不断下调、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劳动

力成本大幅上升、银行贷款利率大幅度上调、国际

上非贸易壁垒层出不穷的多重压力，丝纺服装行业

盈利空间大幅缩小。依格尔公司暂缓了向外扩张的

势头，开始着重于内部技术革新。例如，依格尔公

司管理层多次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考

察，相继购置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意大利宽幅剑杆

织机、法国电脑设计系统、西班牙的精密印花机等

共计260台（套），实现了织造无梭化、印染数字

化，使企业的设备、工艺和技术处于国内行业领先

水平，传统制造很快实现了升级换代；与四川省丝

绸科学研究所和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进行重点

攻关，在新型纤维材料研发及应用等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解决了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瓶颈，研发出

采用活性染料及低温平幅精练等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27项；先后与南充六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南充建伟丝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进行技术合

作和产品扩散；着重引进丝纺服装行业的专业人

才，依格尔管理层基本上都是具有15年以上的丝绸

纺织生产经营工作经验，看重同行业公认有原创能

力的技术精英和行业公认的优秀经营管理者、丝纺

服装领域的高层次优秀人才等，资助人才到国内外

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所学习培训，鼓励在职员工参

加各种技能培训、学术交流和各种形式的学习，

等。这一系列内部升级措施使得依格尔公司不仅没

有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受创，反而从2009年开

始，连续 3 年企业产值、销售收入、税金以

15%~20%的速度增长，发展至2011年，依格尔公

司生产各类丝绸高档丝绸织物180万米，实现销售

收入1.5亿元，利润1500万元，上缴税金986万元，

分别是2007年之前的3.3倍、2.2倍、4倍、2.8倍。

1. 第一次知识升级过程的分析

依格尔公司是1992年从海南内迁于南充市嘉陵

区城南工业集中区，1993年在南充众多的丝纺服装

企业中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但它抓住了企

业改制的机遇，对自身进行了突破性的知识升级。

这次知识升级总体说来是依格尔公司与不同地

位伙伴间建立联系的过程，是企业构建与占据更多

结构洞的过程。依格尔公司原本在本地产业集群结

构中并不占优势，更没有占据相当数量的结构洞。

从海南内迁至南充后，与企业打交道的上下游企业

更多的是盘踞在南充周围成熟的丝纺服装行业产业

链中的企业，当时体现出来的网络结构特征更趋向

于网络封闭结构特征—强联系特征。强联系特征

使得依格尔公司熟悉当地的丝纺服装行业状况，因

此，不难看出这次知识升级中依格尔公司知识搜索

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南充本地丝纺服装行业，定点对

企业所需的行业知识进行有效搜索，对当时行业知

识资源进行整合，并通过积极收购破产企业织造设

备等措施成功转移行业显性知识。通过招聘下岗熟

练技工等措施成功转移行业隐性知识，最终使自身

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成功地转移了当地较成熟的丝

纺服装行业方面的技术知识，拓展了自身产品的销

售网络，完成了自身一次突破性升级。可以说，这

一次知识升级是依格尔公司对当地已有的同质性知

识的吸纳，重点是扩展自身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

本，网络封闭结构特征对其影响更为显著。

2. 第二次知识升级过程的分析

2009年前后依格尔公司已经发展为南充市当地

丝纺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占据相当数量的结

构洞，在当地该行业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为了应对

国际市场的冲击，依格尔公司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成

功完成自身的第二次突破性升级。

在这次升级前，依格尔公司已经建立起本地产

业集群网络和超本地产业集群网络，与不同地位伙

伴间已经建立起合作关系，结构洞网络结构特征明

显影响着这次知识升级过程。

在知识搜索方面，结构洞的弱联系特征使得依

格尔公司接触到更多的异质性知识，跳出本地较为

封闭的产业集群网络，扩大了显性知识搜索的范围

和有效性，如依格尔公司管理层多次赴意大利、法

国、西班牙等国家考察，最终引进国际先进的技术

设备；依格尔公司积极主动地与四川省丝绸科学研

究所和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进行重点攻关。这

意味着依格尔公司在自主与不同地位层次的伙伴建

立合作关系，主动积极探索结构洞并尽量占据中介

位置，显示出结构洞自主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影响。

重点攻关取得的重大突破使得依格尔公司在结构洞

中的中介位置牢固，最终取得更多的信息收益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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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收益，例如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家纺品牌（如富安娜、

罗莱、梦洁等等）后面都有依格尔公司的影子。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依格尔公司在对行业中有别于自

身的隐性知识搜索往往来源于企业人才引进和人才

的培养方面，通过对这些相关渠道的接触和熟悉达

到隐性知识搜索的目的。

在知识转移方面，结构洞网络结构特征并不利

于依格尔公司成功转移所需知识。依格尔公司通过

与南充六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充建伟丝绸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进行长期技术合作，增强彼此

之间的信任，有效地规避了结构洞网络结构特征带

给知识转移的不利影响；依格尔公司特别着重引进

丝纺服装行业的专业人才，如同行业公认有原创能

力的技术精英和行业公认的优秀经营管理者、丝纺

服装领域的高层次优秀人才等。依格尔管理层基本

上都是具有15年以上的丝绸纺织生产经营工作经

验，这些措施使得依格尔公司不仅能搜索到自己需

要的隐性知识还能成功地转移行业的隐性知识。从

依格尔公司知识转移过程来看，“长期合作”、

“引进并留住优秀人才”是他们坚持的关键点，这

些又正好契合成功转移知识所需的双方信任合作规

范的形成，有效地规避了结构洞网络结构体现出来

的机会主义和短期主义。

依格尔公司两次知识升级过程如图3所示。
 
 

第一次知识升级

知识搜索

（搜索范围
主要局限于
南充本地丝
纺服装行业）

知识转移

主要措施：收购
当地破产企业织
造设备；招聘当
地下岗熟练技工
……

网络封闭结构特征倾向

第二次知识升级

知识搜索

（搜索范围
包本地产业
集群网络和
超本地产业
集群网络）

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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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依格尔公司两次知识升级过程

 

3. 主要发现

（1）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中，产业集群网络

结构特征显现出不同的倾向

在企业的发展初期，企业需要不断地与不同合

作伙伴建立联系，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构建和探索

结构洞的过程。但由于自身资源所限，实际所占结

构洞数量并不多，因此这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

更多地显现出网络封闭结构的强联系特征，企业更

趋向于和本地产业集群中自己所熟悉的企业打交

道，去积极吸纳当地的同质性知识，从而达到扩展

自身生产规模的目的。当企业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

段，自身已经占据该产业集群中较多数量的结构

洞，甚至有能力自主构建结构洞，这时产业集群网

络结构特征更多地显现为结构洞的网络结构特征。

那么，企业就需根据结构洞网络结构特征带给企业

知识升级的不同影响采取不同的发展措施，如构建

新的结构洞，利用结构洞的弱联系特征增加企业异

质性知识的接触与搜索，同时需注意与有效对象建

立长期合作的信任关系，规避结构洞网络结构特征

带来的短期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影响，增强知识转移

尤其是隐性知识转移的成功率。

（2）合理协调集群企业知识升级中的结构洞

与网络封闭结构特征的矛盾

集群企业知识升级包括知识搜索和知识转移。

结构洞特征有利于集群企业知识搜索，网络封闭结

构特征有利于集群企业知识转移。前者是通过企业

间的弱联系，加强非冗余信息交流达到增强集群企

业接触更多异质性知识的机会，从而利于集群企业

知识的搜索；后者通过企业间的强联系，加强彼此

信任合作规范的建立，从而利于集群企业知识的转

移。因此，一味强调构建更多的结构洞或者是一味

强调加强集群企业间的联系都不利于集群企业知识

升级的整体效率，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必须进行合理

协调。

实际上，伯特在研究群体绩效时已发现结构洞

和网络封闭结构特征的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51]。

在追求群体整体绩效最大化时，两者甚至可以是一

种互相补充的和谐状态。因此，在追求集群企业知

识升级整体效率最大的过程中，企业可以加强所属

的局部封闭网络的强联系，建立有益于知识转移的

信任合作规范，并以这种强联系为中介与跨越该封

闭网络的其他行为人建立合作，拓展企业与外界的

联系通道，使得企业所属局部封闭网络外能充斥较

大量的非冗余联系人，再充分利用结构洞特征，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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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接触更多外界丰富的异质性知识的机会，从而正

向影响企业的知识搜索。

（3）集群企业知识搜索不能忽视网络封闭结

构特征的影响

结构洞的主要特征均鼓励集群企业占据更多的

结构洞，获得相应社会资本，得到更多信息收益和

控制收益，有利于集群企业非冗余信息的交流，接

触更多丰富的异质性知识，因此，对集群企业知识

搜索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然而，针对集群企业隐

性知识搜索同样不能忽视网络封闭结构特征的影

响，特别是我国某些传统产业集群尤须注意。由于

历史原因，这些传统产业集群内少有高校或者中介

结构等，行业协会作用也不明显，偶尔有与境外同

行的互动，但尚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节，参

加相关产品国际贸易展销会等与全球相联接的知识

通道也还欠缺。集群企业知识搜索多靠传言、模仿

与观察等，想获得有价值的隐性知识，只能依赖于

非正式学习通道，这时网络封闭结构的强联系特征

就会充分影响集群企业隐性知识搜索的效果。因

此，集群企业知识搜索，特别是对有价值的隐性知

识搜索不应忽视网络封闭结构特征的影响。依格尔

公司在搜索企业隐性知识来源就较为依赖于长期合

作的伙伴，或者通过引进的行业精英人才来增加搜

索来源。

四、结束语

产业集群是典型的网络结构，从根本上来讲是

利用地理接近的特点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联盟组合，

它的网络结构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集群企业知识

升级过程。结构洞和网络封闭结构则是联盟组合典

型的两种网络结构。首先，本文基于这两种典型网

络结构特征对集群企业知识升级过程的影响进行了

深入研究；其次，通过案例深入剖析了依格尔公司

历史上两次具有代表意义的知识升级过程，分析归

纳了在这两次知识升级过程中，产业集群网络结构

特征显现出不同的倾向，依格尔公司在知识搜索和

知识转移过程中都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应对这种不同

倾向的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并取得了较为成功的

结果。

同时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虽然通过多种渠道

获取了丰富详实的案例资料，但是并没有进行编

码，仅仅运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没有进行定量或

者半定量检验，一定程度上影响问题的分析和普适

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运用多案例或

大样本统计分析该问题，进而为集群企业有效知识

升级提供参考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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